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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美]约翰·迈罗尼著　施民生译

日军占领南京导致了近代史上被确认的最大的野蛮屠杀⋯⋯

4个星期中,南京的所有街道到处都是斑斑血迹。

日本军方隐瞒了这次大屠杀的全部真相。他们切断了南京与

外界的所有联系。记者们发现留下已没用, 而日军也非常乐意帮记

者们离开南京。传教士们从长计议, 明智地保持着沉默。

日军当然早就发出警告,要人们疏散离去, 大多数外国人都撤

离了,我们这些留下来的——18名美国人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外国

人——全然不知会有什么事将降临到我们身上。但是我们的工作

就在这里,就在这些和平时期曾与我们一道工作过的中国人中间。

通过电报和信使, 我们同中日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商定,要共同尊重

一个供难民用的国际安全区。该区域包括美国资助的金陵学院和

金陵大学。我们在这里储备了大米和面粉,指派了 450名中国警察

维持秩序。

在日军围困期间, 南京少有骚动出现, 全无本地人和外国人财

产遭抢和被损坏的情况发生。中国士兵以钱购物,尊重公民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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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

12月 12日,中国的防卫部队撤离南京,城中局面随即陷入混

乱。一条通向城门,通向长江的宽阔大路上,挤满了士兵、难民和军

事装备, 首尾相连,长达 3里之遥。一辆载有军需品的卡车着了火,

爆炸了;人力车、汽车和马车开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。狂奔的人群

的前冲力又把数百人推进熊熊大火之中。日军飞机低空掠过, 用猛

烈的机关枪把难民和士兵一齐打倒。老人、弱者、无一逃脱。

第二天, 我爬到寂静的山上,看到往日那条令人难忘的大马

路,到处都在冒烟,成了废墟。烧焦的尸体随处可见, 有些地方竟是

6—8层地堆在一起。

南京曾有过的和平与秩序就此完结。我们天真地相信了日本

人的那些“待在家中”的传单上写着的“你们的日本邻居想帮你们

重建和平”。实际上,对于毫无防备的中国居民来说, 这正是为期 4

周的恐怖时期的开始。

日军涌入城中时, 我们见到了他们,向他们解释了国际安全区

协定。他们许诺, 中国士兵只要把武器交给了我们, 就被赦免。这

条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城。而我们所有人也很快就竭尽全力地去收

缴那些请求我们保护的中国男子和少年的枪支。有些人是在仔细

地推敲了我们的承诺后,才交出枪支的。后来, 我们对自己的那些

承诺是多么抱歉啊!

我看见日军进入中国政府的建筑区域,向那些看见他们走近

拔腿就逃的人开枪。谁跑,谁就立即遭到射杀。许多人就是被那些

像是在进行娱乐活动的日本兵枪杀的。这些日本兵看到工人、商人

和学生脸上的恐惧表情,感到很开心,并大笑不已。这一切使我想

起恶魔们的野外兽宴。

日本兵挨家逐户地搜寻追逐中国妇女。一旦强暴遭拒,即用刀

杀人。就连 60岁的老妪和 11岁的幼女他们也不放过。他们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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摔倒在地,在 12月的阳光下, 进行公开的奸污。他们凶残地截去了

许多人的肢体。妇女们从闩着门的屋里发出的恐惧而又痛苦的尖

叫声,更是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一天,我们成功地把几小队偷袭的日本兵挡在了安全区外。但

是,第二天晚上, 就有一大队日本兵强行闯入安全区内, 开始把看

起来强健的男子和少年集中在一块,最后带走了许多平民和几个

中国士兵。这些俘虏被一个连一个地绑成好几串带走, 每串绑有

40人或 50人。10分钟后, 我们便听到了机关枪的密集扫射声,曾

与我们工作过几年的那些青年学生的生命就在这枪声中丧失。

12月 16日,日本兵的奸淫兽行以一种势在必得的架势开始

了。100多名妇女——其中 7人是金陵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——

被迅疾带出安全区,用军用卡车拖走。其他妇女,一看见日本兵,就

沿着偏辟的后街狂乱地奔跑起来,朝各个门口跑去, 寻路逃脱。我

们将 9000名妇女隔离在一幢建筑中,尽力不让她们再遭袭击。那

一天,我们安全区的 50名警察被带走枪杀了。一名美国人因提出

抗议,被日本兵抓住,一名日军军官抽了他一巴掌。

两天后,城中各处大火熊熊,日军杀死平民后,公开威胁要把

一切都烧光。

难民们——甚至就连安全区里的那些难民——身边所有的一

切都被抢劫一空: 铺盖、燃料和衣服。即使是难民们的几把米也给

日本兵抢去。任何抱怨和不满都将招来杀身之祸。

我们设法求助于日军军事指挥官, 但却只能见到一名小小的

下士。这位下士还不会讲英语。12月 19日,日本大使馆官员许诺,

要尽早恢复秩序。为了证实这一许诺,他们写出看似重要的公告,

张贴在外国人的房屋外。这些公告不久就被日本兵撕走。那帮灭

绝人性的日本兵仍然狂野如前,每天进入中国民宅和外国人寓所

多达 10次,寻找食物和钱财。他们把美国人住地的美国国旗撕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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扔在污泥中, 当着我们的面加以践踏。

到处都躺着肿胀的尸体,成群的野狗从一具尸体吃向另一具

尸体。到处恶臭扑鼻。当中国红十字卫生队想要运走街道上的尸

体时,日本兵却从他们手中夺下木棺材,拿去烧火祝“捷”。几十名

红十字工人遭到杀害,他们的身躯就倒在他们原先一直在搬移的

尸体上。

12月 20日,我们在日本使馆前再次呼吁恢复秩序,一名日本

使馆官员通知我们, 说那天晚上将有 17名特别警察到来, 秩序一

定会恢复的。天啊! 警察只有区区 17名,而烧、杀、抢劫、奸淫成性

的士兵却有 5万之众啊!

圣诞节前夕, 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整整一条大街都在

燃烧。我驾车穿过阵阵火场,越过余火未烬的灰堆和烧焦的尸体,

看见日本兵正手执火把,把商店货物装上一辆辆大卡车后,就纵火

点燃大楼。

那天晚上,日方派来军警守卫国际安全区。这些军警很快就找

到了舒适的地方, 蒙头睡大觉去了。夜半时光, 有一小队日本海军

陆战队的官兵偷偷爬了上来,他们用刀杀死一名中国更夫,带走了

3名年轻的姑娘。

在最初几天恐怖日子里, 54名被雇在城市发电厂的技师中,

有 43人惨遭杀害。

圣诞节那天, 日本军事当局来人问我们,在哪儿能找到那些技

师。他们想使这座发电厂重新开工。我们告诉他们, 正是他们日本

士兵谋杀了那些技师, 我们这样说使他们多少有点不舒服。他们刚

走,就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。门外,两个工人正扶着一位浑身

上下一片黑的男子,他的双眼,两耳和鼻子都烧得难以辨认了。他

和其他四、五十人先前一直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, 日本兵把汽油

整桶地往他们身上倾倒,直到把他们的衣服都浸透了,然后用火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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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他们点燃。他仅仅是因为被绑在边缘,才得以死里逃生。在随后

的几天里,又有两位男子被带到我们这里来,他们受到了同样的伤

害。

那天下午,又有些男子在被日本兵用作刺杀练习后, 被人带到

国际安全区救治。此前, 他们曾被双双背靠背地捆绑在木桩上。当

刺杀教练把最为致命的刺杀点指示给新兵看时, 他们还被迫尽量

镇定地等候挨刺。许多这样的“试验品”被认为已死,抛弃在一旁,

后来被运到我们医院来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死了。

当大规模的屠杀在无人阻挠地进行时,日军军用飞机却从空

中撒下传单: “我们将向一切返回家中的中国良民提供衣食。日本

想与不受蒋介石士兵欺骗的中国人友好相处。”传单上印着一名英

俊的日军士兵的彩色照片。这位士兵仁爱地抱着一位中国儿童。一

名中国妇女得到几袋米,正在这位士兵脚下鞠躬致谢。

首次投下传单的那一天,就有数千人离开我们的营地,回到已

被毁坏的家中。第二天早晨发生的种种残暴行径是非常骇人的。地

上和空中的士兵显然是没能同步跨入那亲和友善的纪元。当母亲

遭到强暴时, 她们的孩子就在一旁被吓得尖声号叫。我看见过三、

四岁的幼儿被剌刀挑杀的实际惨景。我所熟识的一些家庭,全家人

被用木板封堵在家中, 给大火活活烧死。国际安全区的官员确定,

至少有 2000名妇女在她们得以返回到我们的保护之下时,已遭受

过日本兵的袭击。

圣诞节后第三天,一艘满载日本观光者的日本商船从上海开

到南京。他们被小心翼翼地安排在几条已清除掉尸体的街道上看

了看。他们和善地把糖果递给中国儿童,拍拍他们那一颗颗受过惊

吓的小脑袋。

除夕夜, 我们安全区的中国管理人员被叫到日本使馆,我们被

告知,第二天南京城中必须举行“自发”的庆祝活动。难民们要制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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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旗,以便在“欢乐”的游行队伍中拿着。日本使馆官员们解释

道,日本人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一部欢迎日军士兵的电影。

大规模的屠杀行径逐渐减少了。3月, 设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政

府电台向全世界发出这样一条消息:

“对造成南京那么多死亡,那么多财产毁坏负有责任的流氓恶

少已被捕获和处决。经查明,他们是些心怀不满的士兵, 属蒋介石

的受过训练并担任特殊任务的组织。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, 日本

军队正养育着 30万难民。”

(译者施民生, 1952年生, 南京市南湖二中教师)

(责任编辑: 刘　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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